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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戏剧就其完整的含义而言，包括大陆

和台湾、香港及澳门六十年来的戏剧，但由于特殊的

历史背景，台港澳与大陆因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

方面的差异，其戏剧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不尽相同，

笔者研究范围所限尚无力作整体性观照，因此本文

只是对中国大陆当代戏剧六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准

确地说，应是“中国大陆当代戏剧六十年”。

中国当代戏剧，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演剧艺术

无疑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有一些文学剧本和舞台

实践将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宝贵财富。但当代戏剧

在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历经艰难和

曲折，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总结和反思。

中国当代戏剧六十年发展演变的轨迹是与中国

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社会思潮的变迁直接

相关的，而就戏剧自身来说，则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曲折的旅程。以其现代化步履的

急缓节奏与深入程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十七年”：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的曲

折推进

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到 1966 年“文革”爆发的

“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
从戏剧文化生态的总体格局上看，十七年戏剧打破

了中国戏剧进入现代以来话剧创作繁荣、戏曲文学

贫弱的局面，话剧和戏曲的剧本文学创作与舞台艺

术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留下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
话剧和戏曲的发展情况又不尽相同，其主要特点可

以概括为：话剧是日益政治化和正剧化，戏曲则基本

上做到了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和
悲剧、喜剧与正剧同步发展。

新中国初期的话剧文学创作充满了明朗的色调

和乐观的精神，但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左”倾
路线的影响，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指导下，片面

强调配合现实斗争的革命战斗传统，要求戏剧创作

“必须紧密配合群众当前的革命斗争”，描写英雄人

物及其模范事迹，加上受苏联“无冲突论”文艺观的

影响，当时的话剧创作虽然数量不少，但在艺术上并

没有大的突破，几乎没有留下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意蕴、艺术上富有创造性的话剧精品。因此，中国戏

剧的现代化发展显得步履缓慢。

1956 年前后，伴随一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

话剧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面貌，中国戏剧现代化的

步伐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以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

了》为代表的一批“第四种剧本”受苏联“解冻”思潮

的影响，成为文艺界推行“双百”方针和思想解放运

动的重要成果。其主要特点，一是突破了当时剧坛反

映工农兵生活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模

式，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和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的

丰富与复杂，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二是

在文坛一片颂歌声中，大胆地“干预生活”，揭露了生

活的“阴暗面”，对现实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事
务主义等思想作风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等给予了有力

的嘲讽与批判，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作家的主

体精神。这些剧作虽然在对生活思考的深刻性、形象

塑造的完整性和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还存在

不足，但当时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公正的讨论和评价，

而是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及反右斗争的升级，被

简单粗暴地贴上了“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反党反社

会主义”等政治标签，以致这些剧作及其作者后来大

都惨遭厄运。

直面真实的现实人生既不可能，趋附虚夸的现

实政治又不愿意，于是一些剧作家把眼光投向历史，

在历史的语境中，思考人的价值，探寻生活的意义，

发掘历史的精神，达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目的。
这就是紧接着“第四种剧本”的出现及其被批判，而

有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历史剧创作兴起

的背景和原因。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郭
沫若的《蔡文姬》、朱祖贻等的《甲午海战》、曹禺等的

《胆剑篇》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茶

馆》和田汉的《关汉卿》，为新中国话剧树起了一座丰

碑。前者凝聚了老舍对北京社会的全部情感与深刻

体察，以富有创造性的“点”“线”结合的叙事结构，以

及出色的人物创造、浑厚的文化底蕴、纯正的京味语

言，写出了历史的沧桑感，是戏剧中的“史诗”，显示

出现实主义写实话剧的巨大魅力；后者则熔铸了田

汉半个世纪以来与黑暗抗争、为民请命的人生体验，

以澎湃的激情、浪漫主义的彩笔，融史、诗、剧于一

体，实现了作者追求的创造民族话剧的理想。它们是

中国当代戏剧六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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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被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为数不多的戏剧珍品。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话剧文学创作的平缓

发展的过渡时期，那么，从 50 年代中后期“第四种剧

本”出现到历史剧创作兴起就是十七年话剧创作的

黄金时代，而进入 60 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宣扬“以阶

级斗争为纲”为核心内容的“反修防修剧”的繁盛，则

标志着当代话剧文学创作衰微时期的到来。

戏曲艺术在新中国得到了高度重视，十七年的

戏曲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真正恢复了被

中断了近二百年的中国戏曲的文学生命，与同时期

的话剧相比，从形态的丰富多样到整体艺术水准，都

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体上看，如果说中国戏剧的现代

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现代主要是由话剧的诞生与

发展来代表的，那么，在十七年，戏曲的“推陈出新”
及其文学成就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意义则在话剧

之上。

十七年的戏曲文学创作在整理改编传统戏、现
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较高成就，留

下了一批优秀剧目。十七年的戏曲文学创作体现出

两大特点，一是在处理整理改编传统戏、现代戏和新

编历史剧三者的关系上有过方针政策上的偏差，但

就创作实践和实际成绩看，基本上做到了“三并举”，
但相对来说，整理改编传统戏成果更为丰硕，积累的

经验较为丰富，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创作则多有曲

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由于中国传统戏曲资源丰富，加上新中国的戏

曲工作者较成功地实践了戏曲改革“推陈出新”的方

针、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又较少受到现实政治的干扰，

因而它是十七年戏曲文学中成就最高的类型。十七

年的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创作虽然也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但教训也非常深刻。最主要的教训是在戏剧被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使剧作充满了政治说教和政

治影射，甚至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十七年戏曲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悲

剧、喜剧与正剧在戏曲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同步发展，

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戏曲文学创作尤其是整理改编传统戏和新编历

史剧相对较少受到现实政治的干扰，政治功利性的

淡化使剧作家得以突破狭隘、僵化的悲剧、喜剧观念

的束缚；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和民间文化传统中蕴涵

着丰富的悲剧、喜剧与正剧的创作素材，为当代传统

戏与历史剧的整理与改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十七年诞生了一批经典戏曲剧目，特别是

田汉的《白蛇传》和《谢瑶环》、徐进等的《梁山伯与祝

英台》和《红楼梦》、陆洪非的《天仙配》、陈静等的《十

五贯》、孟超的《李慧娘》、陈仁鉴的《团圆之后》和《春

草闯堂》、黄志德等的《拉郎配》、杨子静等的《搜书

院》、吴白匋等的《百岁挂帅》、王冬青的《连升三级》，

以及《秦香莲》、《陈三五娘》、《炼印》、《葛麻》等剧分

别在京剧、越剧、黄梅戏、昆剧、莆仙戏、川剧、粤剧、
扬剧、高甲戏、评剧、梨园戏、闽剧、楚剧等剧种的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们有的对于推动一个

剧种的发展以及产生全国以至世界影响都起了巨大

作用，戏曲“推陈出新”的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戏

剧现代化的进程。

二、“文革”时期：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的阻

断

从 1966 年“文革”爆发到 1976 年粉碎“四人帮”，
号称“文革十年”。事实上，这场“文化大革命”早在 60
年代初已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发动。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与
此同时，在戏剧领域一是开始了对几部新编历史剧的

批判，二是掀起了大演革命现代戏（主要是京剧现代

戏）的热潮。对新编历史剧《李慧娘》、《谢瑶环》和《海

瑞罢官》的批判是不断升级的，到 1965 年以后，就完

全变成了政治批判。随着这三部剧作被宣判为“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以致最后酿成政治冤案，史无

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与批判新编历史剧同时，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浪

潮则如火如荼，1964 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

演出大会则标志着这一戏剧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成为了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性运动。紧接着

1965 年全国六大行政区又分别举行了现代戏观摩

演出大会。因此，这场被称为“京剧革命”的戏剧运动

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指导思想（政治

挂帅）到组织方式（行政领导、群众运动），从创作方

法（三结合）到演出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是高

度政治化的。戏剧被当作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正如一

篇《戏剧报》社论所说：“大家把京剧是不是演革命的

现代戏，是不是努力演好革命的现代戏，不仅作为一

个艺术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

对待；不仅作为一个题材问题，首先是作为方向问题

来对待。”①后来成为“革命样板戏”的几个主要剧目

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

团》、《红色娘子军》就都出自 1964 年的京剧现代戏

观摩演出大会，虽然每部剧作后来都按照“斗争哲

学”和“革命化”要求不断地被修改直到“文革”中被

定型，但在“文革”之前的演出和修改中已经被充分

政治化了。如从 1964 年的《芦荡火种》到 1965 年的

《沙家浜》，最大的改动，是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作用。
《红灯记》的“改编演出者的全部意图是‘为革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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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任何一个字稍稍离了题”②。这场高度政治化

的“京剧革命”将中国当代戏剧甚至整个文学艺术引

入了歧途。“京剧革命”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
先导，到“文革”时期，“样板戏”定于一尊，戏剧已等

同于政治，戏剧的政治化则已经登峰造极。

“文革”时期，“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戏剧文

化生态被彻底破坏，独尊京剧，话剧和各地方剧种被

打入冷宫；只许演现代戏，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受

到抑制和排斥，戏剧道路越走越窄。就戏剧表现的内

容来说，充斥舞台的是“政治”、“革命”、“阶级斗争”、
“高大全”的英雄，其精神实质就是“斗争哲学”和“个

人崇拜”，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真正的“人”在舞台

上消失了。“三突出”是其基本的创作方法。因此，这

一时期，戏剧虽然史无前例地受到高度重视并广泛

传播，但它同时已完全沦为政治的奴仆和附庸，成为

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和文化专制主义的象征。中

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至此因戏剧的高度政治化而被

阻断甚至走向了倒退。
三、“八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的重

启与跃进

1977 年至 1989 年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新

时期”，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在被阻断十余年之后

得以重启并在 80 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而大

步跃进，戏剧全面复苏并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

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

候》（1977）是新时期戏剧复苏的先声，紧接着，《于无

声处》、《曙光》、《丹心谱》、《陈毅出山》等一批同样着

眼于政治斗争层面的剧作引起了更大的社会轰动。
而随着生活的急速发展，剧作家的目光开始由历史

转向现实，1979 年，《假如我是真的》、《报春花》、《权

与法》、《未来在召唤》、《救救她》等一批具有强烈的

现实批判精神的社会问题剧出现于剧坛，戏剧现代

意识的觉醒和作家主体精神的高扬，使中国戏剧的

现代化进程终于得以重续。尤其是《假如我是真的》
（沙叶新等）所要揭露和抨击的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社

会上大行其道、人所共愤的官僚特权、以权谋私。其

犀利的讽刺锋芒、强烈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社会如

一剂泻火解毒的黄连、似一把剔痂挖疮的尖刀，发挥

着讽刺喜剧镇邪扶正、惩恶扬善的巨大作用。它所高

扬的喜剧精神成为了显示一个时代作家主体精神觉

醒的标志。可惜当时未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反而

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并被变相禁演。“政治干涉使戏剧

关注时代现实、真实反映生活、表现人的精神追求的

锐气大减，刚呈活跃之势的戏剧在 1980 年迅即跌入

了‘淡季’。”③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戏剧家们就开始感受到

“戏剧危机”的存在，随后就有持续数年的关于“戏剧

观”的争鸣，争鸣又直接引发了新时期戏剧的探索与

革新。能代表这一时期话剧成就的主要有两类作品：

一是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探索话剧，如高行健的《绝

对信号》、《车站》、《野人》，孙惠柱等的《中国梦》、刘
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马中骏等的《红房

间·白房间·黑房间》、赵耀民的《天才与疯子》等；二

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发展，如锦云的《狗儿爷涅槃》、
陈子度等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和

《洒满月光的荒原》、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李杰的

《古塔街》、沈虹光的《寻找山泉》等。前者由最初侧重

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到后来实现了

从戏剧内容到表现形式探索的整体跨越，后者以对

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思索和对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性的有力揭示以及舞台表现手法的大胆借鉴与创新

而显示出现实主义话剧的新姿态，进而成为新时期

以来话剧艺术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品。

进入新时期以后，“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戏

剧文化生态得以恢复，面对“危机”，戏剧界提出了

“振兴戏曲”的口号。在整个 80 年代，戏曲和话剧是

同步发展、比翼齐飞的。最初出现并享誉全国的戏曲

作品是郭大宇等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1980），该

剧以其别具一格的喜剧手法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悲剧

精神而赢得了普遍赞誉。随后，魏明伦的《巴山秀

才》、《潘金莲》，徐棻的《田姐与庄周》等川剧，郑怀兴

的《新亭泪》、周长赋的《秋风辞》等莆仙戏，甘征文的

《八品官》、陈芜的《牛多喜坐轿》、叶一青与吴傲君的

《喜脉案》等湖南花鼓戏，顾锡东的越剧《五女拜寿》，

陈正庆、田井制的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孙月霞的

山东梆子《画龙点睛》、诸葛辂的高甲戏《凤冠梦》与

《玉珠串》、王毅的龙江剧《皇亲国戚》、陈亚先的《曹

操与杨修》、余笑予等的《膏药章》、习志淦等的《洪荒

大裂变》等京剧，盛和煜的湘剧《山鬼》，郭启宏的昆

曲《南唐遗事》，刘鹏春的扬剧《皮九辣子》等无不以

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审视、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和

表现形式与艺术手法的锐意创新，将戏曲现代化推

向了新的进程。

在 80 年代繁盛的戏剧园地里，擅长以喜剧形式

反映现实生活的江南滑稽戏的兴盛和戏剧小品的兴

起也是不应忽略的重要戏剧现象。杨欣与洪晖的《我

肯嫁给他》、王辉荃等的《阿混新传》、张宇清的《多情

的“小和尚”》和《土裁缝与洋小姐》等一批优秀剧作

的出现，迎来了滑稽戏的黄金时代。戏剧小品则于

80 年代前期出现，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前期形成热

潮，9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像《主角与配

角》、《超生游击队》、《大米·红高粱》、《皮钱儿轶事》、
《如此落实》、《照相》、《张三其人》、《打扑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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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打工奇遇》等就是其中较优秀的作品。④

四、“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

的缓慢运行

1990 年之后的近 20 年，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物

质主义日益占据统治地位，与科技的高度发达、物质

的日趋丰富相伴随的是人的信仰的丧失、价值的混

乱、趣味的低下和精神的委靡。戏剧舞台表面繁荣，

实则平庸。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改编名著之风盛

行，直面现实人生的剧作奇缺，戏剧原创力衰退；二

是戏剧舞台形式包装华丽，戏剧精神内涵却非常贫

弱；三是戏剧导、表演被强化，戏剧文学遭贬抑和排

拒，而作为思想载体的戏剧文学的衰落，带来的直接

后果就是戏剧的贫血和矮化；四是追求娱乐性和剧

场效果的“搞笑”类喜剧流行，但那种从心灵里爆发出

来的能产生和维护人类心灵自由的智慧的喜剧却少

见，舞台上的滑稽多于讽刺和幽默，观众获得的多是

感官的消遣与娱乐，少有心灵的震撼和理性的思索。

90 年代以后日趋物质化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现

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政治、经济、社会、思
想、文化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地曲折地延续着 80 年代

开启的思想解放的余脉，在戏剧整体平庸的状况下，

因部分戏剧家思想的清醒和对艺术的执著，创作了

一批优秀的戏剧作品，使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得

以缓慢运行。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的话剧作品有

姚远的《商鞅》、沈虹光的《同船过渡》和《临时病房》、
杨利民的《地质师》、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鸟

人》、《鱼人》、《棋人》）和《厕所》、田沁鑫的《生死场》、
邵钧林等的《虎踞钟山》、郑振环的《天边有一簇圣

火》、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姚宝瑄与卫中的《立

秋》、李六乙的《非常麻将》等，戏曲佳作则有罗怀臻

的淮剧《金龙与蜉蝣》和昆剧《班昭》、王仁杰的梨园

戏《董生与李氏》、钟文农的京剧《骆驼祥子》、魏明伦

的川剧《变脸》、徐棻的川剧《死水微澜》、谭愫的川剧

《山杠爷》、陈道贵的闽剧《天鹅宴》、郑怀兴的晋剧

《傅山进京》等。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主要受欧美后现代主义影响

的先锋实验戏剧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商

业戏剧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戏剧现象。先锋戏剧以反

叛传统、解构既有规则与价值观念为特点，其艺术实

验有助于丰富戏剧的表现形式与手法，但重表演轻

文本的反文学倾向影响了其戏剧精神内涵的深刻。
其代表性作品有孟京辉等的《思凡》、《我爱×××》、《恋

爱的犀牛》，牟森等的《彼岸》、《零档案》、《与艾滋有

关》等，林兆华等的《哈姆雷特》、《三姊妹·等待戈多》
等，张广天的《圣人孔子》、《左岸》、《圆明园》等。商业

戏剧则自 90 年代初萌芽，到新世纪有了较大的发

展，主要作品有 90 年代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费明）、《别为你的相貌发愁》（吴霜）、《谁都不赖》
（阿丁）、《冰糖葫芦》（梁秉堃）等，新世纪的作品则有

王宝社和陈佩斯的“民生三部曲”（《托儿》、《亲戚朋

友好算账》、《阳台》）、北京“戏逍堂”的作品如《到现

在还没想好》、《自我感觉良好》、《今年过节不收礼》、
《暗恋紫竹园》以及田有良等的“翠花”（《翠花，上酸

菜》等）、“麻花”（《想吃麻花现给你拧》）等系列作品。
商业戏剧选择小剧场形式、充分运用喜剧手段、发挥

明星效应，从市场票房的角度看，已有不俗的成绩。
但如何在开拓戏剧市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戏剧的精

神内涵、创作出戏剧精品，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五、基于中国当代戏剧六十年发展历程的

几点思考

回顾中国当代戏剧六十年的演变历程，思考其

得失，有助于我国新世纪戏剧的健康发展。

首先，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和 20 世纪

从西方引进的戏剧样式———话剧构成了中国现代戏

剧的两翼，“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戏剧文化生态

真正从舞台演剧艺术到剧本文学创作得以全面确

立，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代开始的，其间虽出现

过“文革”期间京剧现代戏独霸剧坛、戏剧现代化进

程被阻断的悲剧，但新时期以后戏剧的健康文化生

态很快得以恢复。话剧—戏曲互相借鉴、同步发展，

是中国当代戏剧的重要特点和主要成就之一，也是

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中国当代戏剧尤其是前三十年戏剧的一

个非常突出的、带有全局性的、甚至决定着它的发展

命运的重要特点，是戏剧被高度政治化。中国戏剧进

入 20 世纪以来，大致形成了两种传统，一是与当下

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注重戏剧的宣

传教育作用的革命战斗传统；一是突出对复杂的社

会与人的描写、具有鲜明的文化启蒙色彩、致力于戏

剧现代化的艺术传统。新中国诞生初期的戏剧正是

中国现代政治戏剧传统的延伸和发展，在现代处于

边缘地位的具有文化启蒙精神和现代意识的“人”的
戏剧传统被抑制和扼杀，戏剧开始了全面的政治化。
50 年代后期，伴随着一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的戏剧传统曾一度有复兴之势，出现了《同甘共

苦》、《布谷鸟又叫了》等一批具有丰厚的文化意蕴和

现代意识的戏剧作品，但很快就被来势汹涌的“阶级

斗争”的浪潮所吞没。60 年代前期，配合主流意识形

态出现的一大批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修防

修剧”则将 50 年代配合各阶段中心工作出现的各类

政治戏剧进一步向前推进，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日

益简单化，戏剧中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说教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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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的火药味。接着出现了政治化的“京剧革命”
并发展到“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独霸舞台，从而

把戏剧的政治化推向了极致。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

程被阻断，戏剧的生命力也丧失殆尽。其教训是非常

深刻的。进入新时期，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得以重

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

动中诞生的《假如我是真的》等一批社会问题剧到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狗儿爷涅槃》等一批文化反

思型戏剧，突破了戏剧为政治服务的樊篱，“人”的戏

剧传统得以复归和弘扬。但从在当时及后来对《假如

我是真的》和《车站》等剧的讨论、批评及其停演，以

及对“主旋律”戏剧的提倡和“政绩工程戏”、行业“宣

传戏”、节日“献礼戏”的流行可以看出，戏剧的政治

化仍然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时显时隐一种重要现

象，仍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再次，中国当代戏剧从理论到实践对戏剧体裁

的忽略，是一大缺失。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

剧作品，除了近代以来有少量正剧外，绝大多数都是

悲剧精神强烈或喜剧精神鲜明的悲剧或喜剧。而少

量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

交融，有喜有悲，其中有不少优秀正剧也常常以深刻

的悲剧意识撼人心魄，这是戏剧的本性使然。在中国

当代戏剧六十年发展的历史上，深受观众喜爱的戏

剧也几乎都是彰显悲剧精神或高扬喜剧精神的作

品。悲剧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红楼梦》，黄梅

戏《天仙配》，莆仙戏《团圆之后》和《秋风辞》，京剧

《曹操与杨修》，川剧《巴山秀才》，昆剧《李慧娘》和

《南唐遗事》，淮剧《金龙与蜉蝣》，话剧《狗儿爷涅

槃》、《桑树坪纪事》和《商鞅》等；喜剧如川剧《拉郎

配》，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莆仙戏《春草闯堂》，高甲

戏《连升三级》、《凤冠梦》和《玉珠串》，闽剧《天鹅

宴》，花鼓戏《八品官》、《牛多喜坐轿》、《喜脉案》和

《六斤县长》，龙江剧《皇亲国戚》，滑稽戏《多情的“小

和尚”》和《土裁缝与洋小姐》，话剧《布谷鸟又叫了》、
《假如我是真的》等。深刻的悲剧意识和高扬的喜剧

精神是其成功的奥秘所在。而中国当代更多的戏剧

作品则多为不悲不喜、平淡寡味、中和肤浅的平庸之

作，正是这类戏剧倒了观众的胃口，败坏了戏剧的声

誉。整体来看，中国当代既缺悲剧也少喜剧，中国当

代的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都严重衰落。复兴中国当

代戏剧的根本途径之一，就是为戏剧招魂。而悲剧精

神和喜剧精神就是戏剧魂之所在，魂归戏剧之日，就

是中国戏剧真正走出危机之时。
最后，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戏剧之精神内涵与

物质外壳失去和谐的统一，“魂”、“体”相离的现象时

有发生，主要表现是“魂”的扭曲和失落。在戏剧被高

度政治化的时期，包括“样板戏”在内的政治戏剧其

物质外壳、舞台呈现都是不弱甚至是很现代的，但其

精神内涵却是反现代的，是之谓“魂”的扭曲；而新时

期以来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随着物质主义时代的来

临，一些戏剧人重视的只是戏剧艺术的外在表现形

式，一些戏剧不再在“表现什么”上多加考虑，而只是

在“怎样表现”上花费心思，一味热衷于探新求奇，结

果是技术先进、思想贫弱，表面上热闹，实际上平庸。
还有一些戏剧致力于舞台物质层面的豪华包装，而

放弃了精神内涵的深层开掘，热情丧失、灵魂昏睡、
平淡寡味。所有这些作品只能满足物质时代人们的

低级需要，它无助于人类精神的提升，无以实现灵魂

的对话，是之谓“魂”的失落。殊不知，舞台性与文学

性、物质外壳与精神内涵是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所

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戏剧的物质包装、舞台呈现是

其“体”（body），由戏剧文学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是其

“魂”（soul）。戏剧要实现观演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灵魂

对话，要让观众不仅获得感官之乐也得到精神之乐，

那还得依赖其真实的内容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也就

是说，戏剧不仅要有与众不同的“体”，还应有真实鲜

活的“魂”。从整体上看，当代戏剧的最大缺陷是思想

缺席、精神萎缩。不过，“虽然当今时代还不是一个产

生了伟大戏剧的时代，但却是一个在创作和演出方

面、在先锋实验戏剧方面和在重演经典名著方面活

动频繁且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一个时期。”⑤两位美国

学者在总结当代戏剧现状时写下的这两句话，借用

来评估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也是大体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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